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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过一篇文章，《繁复之
美》。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如果
说简约之美是用一朵花代表整
个春天，那么繁复之美则是用整
个春天铺陈一朵花的渴望。”我
以为，简约与繁复各有其美。

如今我想说的是清简之美，
在我看来，清简比简约多了随意
洒脱的意思，就是清清爽爽、简
简单单。简约有点刻意为之，而
清简是自然抵达。清简之美，需
要有一定年龄和阅历才能体会，
是人生抵达某种境界之后的自
然领悟。

搬了新家之后，我留了一间
书房给自己。书房的风格极为
清简，除了雪白的墙壁和一张原
木色的书桌，就是书橱里满架的
书。我曾经喜欢在书桌上放一
些小饰品，如今我的书桌上只剩
一个笔筒。我在书房里，与书籍
倾心交流，与文字相濡以沫，美
好畅快的感觉在缓缓流淌。

我想起美国著名作家斯蒂
芬·金在写作的时候，只需要一
张小桌子，一盏台灯，一些稿纸
或一台电脑，别的都不需要了。
这种方式，让他文思泉涌，很是
受益。我现在很能理解这种清
简之美带给心灵的舒适与自由，
屏蔽掉一切造成干扰的因素，舍
弃了一切无关紧要的装点，清清
爽爽，简简单单，如此便可以更
好地投入到你想要的氛围中。

清简的境界，是一个自然抵
达的过程。就像一棵树，必然要
到了秋天，才会叶尽一身轻。繁
复之后是清简，豪华落尽见真
淳，经历过繁华，才能体验到返
朴归真的妙处。比如在衣饰方
面，我曾经特别喜欢华丽之美。
喜欢色彩鲜明、装饰奇特的衣
服，也喜欢项链、戒指、耳环之类
的首饰。如今我更喜欢颜色浅
淡、毫无装饰的衣服，至于首饰，
也早已把它们束之高阁，很少拿
出来戴。清简的生活，让我感到
无比舒适，仿佛解除了一身镣铐
一般自由。

清简之美，绝不仅仅是形式
上的简约，更是心灵的清简灵
性。美国作家、哲学家梭罗隐居
瓦尔登湖期间，陪伴他的是月
光、清风、湖水、草木、鸟鸣。简
朴的生活方式是他的追求，一张
床、一张木桌、三只凳子，就是他
的全部财富。他说，多余的财富
只能换取奢靡的生活，而心灵的
必需品无需用钱购买。他在这
样的生活中，静静思考，默默沉
淀。结束隐居生活之后，他依然
保持着简朴的生活。我想到了
孔子的学生颜回，“一箪食，一瓢
饮”足矣，“回也不改其乐”。还
有北宋文学家欧阳修，他晚年号

“六一居士”。六一为：藏书一万
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
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
酒一壶，再加上他一老翁。欧阳
修到了晚年，大彻大悟，回归简
单。生活简单，心灵清简，未尝
不是人生的大境界。

清简之美，人生至境。“一棹
春风一叶舟，一纶茧缕一轻钩”
是清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
山”是清简，“清水出芙蓉，天然
去雕饰”是清简……清简之美，
就像淡墨写意画，用最俭省的笔
墨，营造出最悠远淡然的境界。
清简之美，并非只属于智者贤
人。只要你保持一颗素心，一样
可以体验到。

如果可以，你也可以选择一
屋、一院、一园、两人、三餐、四季
的清简生活，尽享生活中那些被
忽略的妙趣。人生到了一定阶
段，是应该摒弃繁复和奢华，摒
弃虚荣和浮躁了。为生命做减
法，功名利禄如烟云，心灵自由
是最真。顺应自然，顺应心灵，
抵达清简之境。

清简之美

野花、蝉鸣、瓜果飘香、田野小河、被雪覆
盖的农田与小山……与城市的车水马龙相
比，乡村田园的生活更加宁静、闲适。

近几年，家庭游、自驾游兴起，迎合短途
出游需求的乡村旅游越来越受到人的青睐。
告别城市喧嚣，回归乡野，魏晋诗人陶渊明的
一句“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成为人们乡

村旅游的真实写照。如今，社会经济飞
速发展，商业繁荣、人群密集成为城市
的一个特点。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在灯火璀璨的城市，夜晚能看到的星光
寥寥无几。此刻，城市与乡土之间愈加
带给人们一种割裂感：一边是快节奏生
活带来的“焦虑感”，一边是山清水秀带来
的“怡然自得”。在广阔的绿色田野、新鲜
健康的农家菜、清新空气的衬托下，人们
越发渴望短暂逃离繁忙、喧嚣的城市生活，
回归乡野缓解精神焦虑。

随着人们生活观念的改变，也为了寻
求精神寄托，乡村旅游的热度不断上涨。过

去3年新冠疫情的影响，居民的旅游需求就
近释放，看家门口的风景。乡村旅游因具有
人流密度小、风险低、户外体验、短途等特征，
愈发受到消费者的追捧。

当下，很多游客不再把欣赏自然风景作
为旅游目的，更希望享受到乡村的“生活”。
钓鱼、烧烤、采摘果蔬、亲身体验农耕等交织
的农牧生活，给游客带来“沉浸式”的感受，进

入“忘我之境”的人们从观光者变成参与者，
通过体验农民生活，从身体到心灵真正“回归
乡野”。

近距离感受收获的喜悦，体验乡村传统
民俗文化等玩乐方式，不但吸引了众家庭和
亲子客群，更在年轻人群体中形成风潮。

随着乡村旅游成为更多人的出游选择，
它逐渐发展为更有深度、更多业态的旅游模
式。在大多数的乡村旅游建设中，美食、典
故、本土文化、传统习俗成为乡村旅游项目的
重要根基。因此，乡村旅游路线多立足本土
特色，胜景、古村落、高科技农业观光园等乡
村资源被有意识地打造成特色旅游路线。

当“体验感”成为时下游客选择乡村旅游
的首要关注点时，吃农家饭、住农家小院、采
摘果蔬、体验农牧文化等各种旅游活动也接
连出现。田园风光秀美，农牧生活闲适恬淡，
正好满足了人们贴近大自然的愿望，舒缓、释
放了各方面压力。游客从城市来到乡村，静
看日色从田野落下，在这份惬意中卸下烦恼，
恰如回归田园的快意“诗人”。

1969年初，我到一个小山村送
信，看到村里正举行集体婚礼，那时
的青年男女办婚礼朴朴实实，不办
酒、不送礼，但是热热闹闹。那一年，
我向《浙江日报》投了通讯稿。

在我退休后，我拿起了相机，学
起了摄影，拍起了新闻照片。

几年后，我加入了区摄影家协
会，像是找到了组织，是一件十分高
兴的事，平时跟着摄友们一起拍照、
交流、聊天，我的摄影技术也慢慢地
有所长进。平时，如果天气晴好，我
会骑着“小毛驴”到处走走，拍一些喜
闻乐见，或是好人好事的照片，碰到
有新闻价值的，我就投寄报社。

我去得最多的地方算是湘湖
了。其实，湘湖一年四季都很美，因
为是萧山人的“母亲湖”，一点不比西
湖差，吹吹湘湖畔的习习凉风，顿觉
惬意和舒爽。每次去拍摄，我都有不
同的感慨和意想不到的收获。随着
湘湖二期三期的开发，地域面积也扩
大了，随时都有美景和新闻发生，如
建设者的工作场景，我用相机记录下
来，向省、市各级报社投稿。

拍摄素材，有许多是可遇不可求
的，碰到了，拍到了，见报了才算是最
开心的。

深秋初冬的早晨，丝丝凉意不断
袭来，让人不禁打着冷颤，有时人拿
着相机，手都冻麻了。

随着湘湖的生态环境不断变好，
一到冬季，成群的野鸭就会飞抵湘湖
过冬，它们的习性一般要等到太阳出

来了，才会露脸晒晒太阳，慢悠悠地
在湖中闲游，当你等到并抓拍到满意
的照片时，内心的满足感油然而生。
我想，这就是摄影的快乐吧。

现在的湘湖越来越美，知名度也
越来越高了，看看自己拍摄的湘湖照
片，仿佛我就站在湖畔边，感受到微
风拂过湖面，吹在我的脸上，舒服极
了。极目远眺，美景尽在眼前，仿佛
能闻到空气中的丝丝甜意……

其实，我把美丽的湘湖当作摄影
基地了。

拍摄有了兴趣和思路后，有时我
会乘公交车到乡村各地走走看看，拍
一些农村题材的“四季歌”。春天要
拍的东西还真多，美丽的田园风光和
老农在田间翻土耕耘，插秧施肥。夏
天，赤日炎炎，知了在树上欢歌：热死
了、热死了……秋季到了，到处都是
一派丰收的景象，沉甸甸的稻田在秋
风中左右摇摆，飘着雪花的冬季，田
野一片静悄悄，我把这些照片整理成
册，有时空闲，翻翻这些片子会勾起
我的美好回忆，自得其乐。

我拍得最多的照片要算铁路杭
州南站了，这一拍将近有10多年。

杭州南站原名萧山火车站，位于杭
州市萧山区，始建于1931年，隶属上海
铁路局管辖，是杭州钱塘江南岸唯一一
座客运火车站。2010年杭州东站改
造，萧山站正式更名为杭州南站。

到了 2013 年 6月开始，杭州南
站停运重建，从那时起，我就开始跟
拍杭州南站建设情况，直到2018年

10月南站建设完工，我跟拍了许多
方方面面的场景，其中有建设者的身
影，从他们身上流淌的汗水中，无疑
可以看出他们为南站建设出了大
力。有些新闻照片被《浙江日报》《杭
州日报》和《萧山日报》刊发。

这10多年的跟拍，形成了上万
张照片，有的被宣传画册采用，有的
高高地挂在火车站进出口醒目的通
道上。

2020年 7月 1日杭州南站终于
开通亮相。那天南站热闹非凡，有中
央、省市各级媒体前来采访。当时我
受央视总台记者夏周老师相邀，当他
的向导，我一边拍照片，一边介绍南
站的一些情况。

摄影作为一种视觉艺术，反映着
生活和历史文化。我老家位于萧山
最南端，与诸暨市相邻。三面环山，
一面紧靠浦阳江，一个叫傅家（现划
入欢潭村）的小山村。村子不大，也
就百来户人家。从我记事起，村里人
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

参加工作后，离开家乡。每次回
老家，我都带着相机，拍一些故乡山
山水水和风土人情。老家一面在浦
阳江，有句俗话叫：靠山吃山，靠水吃
水。以前我们村里有几户人家全靠
捕鱼为生。有养鸬鹚抲魚的，有放弹
钓的。到目前还有一户人家在浦阳
江捕鱼。记得有一次回老家，我还跟
拍了他捕鱼的全过程。

我老家村子虽不大，也有许多美
好的传说和典故。以前，村子里每到

七月半这天，都会放河灯祈河神，整
条浦阳江面宛如繁星点点，色彩斑
澜，煞是好看，也是祈福江边人家平
平安安。

以前我们村全靠摆渡过江去邻
村，后来通了公交车还造了大桥这下
就方便了。后来摆渡也就停了。这些
变化，我都用相机拍摄一一记录存盘。

2021年，进化镇人民政府在着
手编辑《进化镇志》，经办人员知道我
的情况后，向我要傅家村里的照片，
我把以前拍的一些老照片一一供上，
便于他们编辑选用。

我想，这也算为后人作一点贡献。

年轻时的傅灿良（左一）在进行分信比赛

从前的车马很慢从前的车马很慢
镜头下的时光很长……镜头下的时光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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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书信很远，车马很慢的年代，人们总能从一份遥远的信笺和纸刊中找到期待。
一个邮包袋，一把油布伞，承载着摄影师傅灿良当邮递员的悠长岁月，它们也陪他走过了大半个萧山。
刚刚参加工作那会儿，他给家家户户送信、送报。然而，在那个自行车还很少见的时代，当邮递员每天

要走几十公里路。走累了，偶尔拿出邮包的报纸看一看。
他也因此，与报纸结缘。退休后，一台相机陪他走萧山……


